同行相輕 



陳思永  

「同行相輕」的範疇當然遠大於「文人相輕」，但後者由來已久 ，早已成為很多人熟悉的成語，它表示文人之間彼此都覺得自己的文章學問要強於互比的對方。文章學問中的「強」這一項，無法計量，不能化為數字判決高低；也沒有客觀的衡量標準，沒人可以說了算數。文人輕薄對手的軼事在第三者聽來，往往暴露損人抬己者的輕薄自大。 

       曾有某國文先生，頗以古文造詣自豪，有天與學生談古論今之餘，走到黑板前面列出歷來最偉大的古文作家，第一名是韓愈，第三名是蘇東坡，第四名是歐陽修……，獨缺第二名。學生不明究竟，趨問其詳。先生似笑非笑，緩緩說道，「總不好意思自居第一罷，所以……」學生自然了解先生迂迴吹捧自己的意思。
若干年後社會上真出現了這麼一個青出於藍的文狂，名叫李敖，他大剌剌地說了：「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氣勢之盛，比起「方今天下，舍我其誰」猶有過之。連他的堅貞粉絲們聽了都搖頭竊笑，而「 同行相輕」者更認為此人狂妄至極不可理喻。
戰國時期的秦國權貴呂不韋與門人編纂《呂氏春秋》，書成之後，公佈有誰能增刪一字者懸賞千金，是為「一字千金」典故的出處。呂氏鄙夷天下傲慢竟至如此；是其文真的已達通天地步，還是百姓懼於其權勢噤不作聲？幾千年後到了民國時代，有某公答應為報紙寫稿，但條件是不得更易一字，自負程度媲美古人呂不韋。
我認為「文人相輕」的社會觀感，有可能是自負文人在「倚老賣老」的心態下，不經意產生的言行給人的感覺。話說當代名作家陳若曦在文革中有幸自大陸離開。她沉寂了幾年後於1976出了《尹縣長》一書，聲名大噪，景仰者開始蒐尋她早年的作品，連她原在大一國文課寫的作文 —〈週末〉，也被翻出來在台灣報紙登載。旅美的夏志清教授隨後發文，說〈週末〉一文是他先兄夏濟安(台大外文系教授)替陳改寫的；夏濟安早於1965過世。掀陳年往事的夏文一出，陳若曦的大一國文先生—葉慶炳仗義出面澄清事實：當年都是單身的夏濟安與他在台大單身宿舍對門而居。某日，葉師問夏師，他的 《文學雜誌》缺不缺稿？就這樣，葉師從他大一學生的作文中拿出他欣賞的〈週末〉一文交給時為《文學雜誌》的主編夏濟安，夏稍加修改並補充了一段後發表。      


我不敢遽論夏先輩看不得新秀鋒芒畢露，但他無中生有或加油添醋的貶損之言，終歸有失長者風範。連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在〈師說〉中都早已說過：「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日常生活中不難碰到某甲對某件大事發表看法的社交場合，之後，也曾在場的某乙被第三者問到他對某甲所說有什麼看法時，常聽到的回覆，要不是反駁，再不表示基本上同意，就無下文了，絕少聽到「同意」或「完全同意」之類的回答。一個人口說「基本上同意」，卻又不明指不同意之處在哪裡，或者對某甲所說添加補充，在我看來，這樣的意涵有些不同意的評論本身就存有「我比你還高明一點」的「相輕」意味。
文人之外的同行相輕也時有所聞，五十年前學生時代在台灣打橋牌，我們這群學生級的橋友雖是初生之犢，參加校外的社會組比賽卻也成績斐然，不過還是打不過國手隊。因沉迷橋牌，我很注意有關橋牌比賽的各種新聞。某年(中華民國)國家代表隊到香港參加遠東盃得了第五名。橋牌界的前輩 — 毛公在一次橋友聚會中喟然而嘆：「這次國家隊裡要是有兩對像「毛–戴」水準的組合，錦標就拿回來了。」毛者，毛公本人也；老戴則是毛公的夥伴。(註:打橋牌每人要有一夥伴，兩人組成一對。比賽中每隊要派出兩對與敵方的兩對對壘)。毛公之言，讓我聯想到今年的MBA籃球大賽，克利夫蘭輸了。我把毛公的話語塞進克利夫蘭隊大將詹皇的嘴巴：「要是隊中多一位像我這樣的球員，錦標就是我們的了。」但詹皇沒這麼說。當時我的橋伴聽到毛公的大言不慚，回了一句：「要是隊裡有四位毛公，錦標就更篤定了。」我相信毛公聽懂了話中的反諷意味，老江湖的他倒裝得若無其事。 
這兩天讀到新聞報導，由華裔物理學家張首晟和王康隆分別領導的研究團隊各自進行檢證「天使粒子」（一說「太極粒子」）是否存在的實驗，都有了重大突破的結果。楊振寧大師隨之鐵口直斷，張首晟得諾貝爾物理獎只是時間問題。據某報導，張團隊精確預言了實現「天使粒子」的體系並提出用以驗證之的實驗方案；另一報導則指出，就實際執行實驗而言，王團隊起步在先，張團隊隨後加入。總之，本人私下欣見不同團隊相輔相成的科學成就。不過也期望著，若兩人同得諾貝爾物理獎，希望早年楊振寧與李政道爭論得同一諾貝爾獎之排名順序誰先誰後的事件不會重演；當年楊振寧和李政道合得諾貝爾物理獎後拆夥，雙方鬧得很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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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後補言



李美枝
 
「同行相輕」的前提是當事人在他視為重要的事項先做了人際比較(social comparison)，比較之後認為對方不如自己，若這個人缺乏謙虛的涵養，就容易口出貶損對方成就的言語。然而人際比較不盡然都是不好的。當一個人處在某種不明確的情境，若有機會與適當的人選，就自然地會與處在類似情況的人做比較，參照對方的反應或處理方式來反思：（1）自己情況是否那麼糟；（2）自己的反應是否恰當。常見的人際比較是「同病相憐」。
所謂適當的人選就是具有比較意義的人，同行的人才有比較的意義。而同行之內，跟自己地位、身分相同的人比不相同的人更有比較意義。譬如我自己，常拿我的兩個獲得很高學術成就的同學做比較。還年輕的時候，與他們比較後的反思是 —「有為者亦若是也，他們能達到的，我也想達到」，這叫做「向上比較」(upward comparison），也就是中國格言的「見賢思齊」。遺憾的是，我只達到他們成就的低階部分就離開學術領域了；當然，這是餘話。
「向上比較」可以激發被比下去的人的鬥志與潛能。但有時候，我們需要做「向下比較」(downward comparison），這也就是具有撫慰創傷效應或維護自尊心的心理防衛機制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一位得乳癌而切除一邊乳房的病患安慰自己 —「還好，我只切掉一邊，隔房的那一位兩邊都切除了。」兩邊都切除的病患則想著 —「幸好我早結婚了，也生養了兩個孩子，隔壁那位也切了兩邊乳房的，還年輕也還沒結婚呢！」某女士向她的父親歷數父親最疼愛長孫的種種不是，老爺子緩緩地說：「還好，他沒有吸毒。」
 
順此對陳文所提華裔物理學家張首晟和王康隆分別領導的研究團隊各自進行檢證「天使粒子」是否存在的課題。若報載屬實：張團隊精確預言了「天使粒子」的體系並提出用以驗證之的實驗方案；另有報導，就實際執行實驗而言，王團隊起步在先，張團隊隨後加入。依照我對物理學諾貝爾獎的外行人了解 — 提出精確理論者的重要性高於將理論付諸實驗的人。雖然王康隆執行實驗在前，如果他是根據張首晟的理論設計實驗，他做的工作多多少少有為他人作嫁衣的意味，若此，同時得獎的機會不高，即使也列為得獎人之一，必然排名第二。當年為楊振寧與李政道的「弱作用下宇稱不守恆」理論做檢證實驗的吳健雄並沒有列為得獎人的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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